
吃后感
■■ 冯磊

据说，改革开放后的某段
时间，国内嫁给老外的，很多
是上海姑娘。

又据说，那些在自己国家
混得不好的西方男人，都喜欢
到上海找本地姑娘。

上述这段文字，我用了两
个“据说”。原因有二：其一，
我不是洋人，娶的不是上海姑
娘，没有发言权；其二，我没
到上海实地考察过。上海那么
大，找洋人做老公的不知有多
少。其中有多少上海土著，多
少外地姑娘？不得而知。

上海姑娘嫁给老外，仿佛
是从卫慧的文字里读到的。论
年龄，卫慧和我相仿。想当年
她那泼辣的文字，曾把我吓了
一跳。同样让我吃惊的是，她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本来以
为，这个大胆的女子应该成为
东方教主一类的人物，能执掌
文坛的牛耳数十载。可谁知，
木子美们一出手，卫慧们就隐
退了。好快啊。

国人缺乏自信。不仅在文
化上，在男女生活上似乎也是
如此。前两年读过一本书，深
入探讨姑娘们嫁给老外的理
由。作者 （貌似女性） 说，洋

鬼子的身体和中国男人的身体
不一样。据说，他们都是吃牛
肉喝牛奶长大的。言外之意，
他们都有奶牛做干妈，所以身
体倍儿棒、吃嘛嘛都香。所
以，他们自我感觉和我们对他
们的猜测都非常好。

以上，是关于洋人吃肉喝
奶的一点“吃后感”。

上海姑娘也罢，北京姑娘
也罢，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她们选择嫁给谁，那是个人的
权利。权利所在，容不得别人
说三道四。有媒体报道称，白
俄罗斯的姑娘貌美如花。于
是，她们的国家制定了法律，
以法的形式告知世人：白俄罗
斯的姑娘是国宝，不能嫁给外
国人。

我因此很好奇，在百度图
片上搜索了一下，发现白俄罗
斯的姑娘们似乎也不过如此。
走在大街上的她们，有的还腆
着啤酒肚。真让人受不了。

再后来我想，白俄罗斯禁
止本国姑娘“出口”，如果他们
的男人娶了外国老婆，或者成
功泡了外国妞，是否就意味着
成了民族英雄？！

文化这碗饭，在我看来，

是越来越难吃了。稿费低不
说，你还得不断应付读者的口
味。鲁迅生活的年代，顺便搞
点西洋景就可以混饭吃。现在
好了，大家眼界开阔多了，写
啥都可能让人鄙夷。当年唐三
藏到印度那个穷地方走了一
圈，回来稍作记录，就成了千
古名著 （那本书是《大唐西域
记》）。现在，如果你愿意花
钱，买张机票，到法兰西或纽
西兰去，写十部书，也不如玄
奘一本书有影响。

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
自然也造就不同的习俗观念和
选择口味。清末民初的学者辜
鸿铭，走遍五湖四海，仍然偏爱
小脚和姨太太。偏爱姨太太可以
理解，这是男性的占有欲在作
怪。偏爱小脚就让人难以理解
了。用摧残别人脚丫子的办法搞
性的禁锢，天理何在？还偏偏
要戴上国粹的嚼子和笼头。看
来，这国粹真是一种怪物。

王小波在 《域外杂谈·食》
一文中写道：“美国人请客吃烤
肉，那肉基本上是红色的。至
于他们的生菜沙拉，只不过是
些胡乱扯碎的生菜叶子。文学
界的老前辈梁实秋有吃后感如

下：这是喂兔子吗？”
看来，不仅王小波对美国

人的吃法不感冒 （好像，他更
不喜欢欧洲人的吃法），梁实秋
先生也不喜欢西人的饮食。

不禁想起坊间的谚语：做
成功男人，拿美国工资，住英国
大屋，娶日本太太，吃中国大餐。
这几项，貌似均与我无缘。只是，
偶尔有成功人士，给我打电话
来，请我大快朵颐一次，还算开
心。这样说来，吃在中国，有
时也与我沾一点边儿。

我终于找到了绝不移民的
美好理由：不做大白兔，不吃
生菜叶子。

耶——

当代青年书画家张思勉先
生，号哑翁，山东薛城人氏。
自幼于书画领域绳其祖武，渊
源有自，曲尽箕裘之美，巧夺
出蓝之胜，颇有传统文人气
韵，及现代人文之灵动。恬淡
闲适，迹趣自然，挥洒于写意
之外，权衡于法度之间。如明
清之性灵文学，如五代之花间
词派，于不经意间，寥寥数
笔，而空灵蕴藉，余无穷之意
向于画外，允为得意忘言、得
鱼忘筌者也。

自古谓王维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而思勉之作岂独不
然？吾观其画，正有诗意妙境
蕴藏其间，令人契悟于无形，
徜恍于具象。

禅悦法喜，沛然莫御，充
塞于尺幅，昂扬于胸臆。吾尝
玩索柳宗元之《江雪》，寂静幽
渺，孤高脱俗。而思勉其画，
又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空
有不二，寂照双融，禅心文
胆、道气凡情，娱目雅怀，洒
落通透。尤其是近几年来，独
自深居，如同闭关力修、参禅

入定，而于大悟之后，力作乍
陈，令人眼目一新，颖异非
常。多年之默默无闻，似乎意
在解决中国画的用墨突破。在
用墨上师法徐渭，而不拘囿其
规矩；于用笔上追慕吴俊，而
非泥执其气度；章法布局上，
则希冀潘天寿之奇崛。往往一
笔摇曳，力求简约，不务繁复
堆垛，于安静中蕴藏无限生
机，在方寸间延宕幽远意境。

吾观思勉其画，用艺术生
命体现传统，以儒道禅心开拓
灵性，

将造型的严谨工夫移之画
作，吸收素描之光影明暗的逼
真再现，借鉴于超然物外的豁
达表述。千古以降，英才辈
出，所描摹之形物虽同，而意
趣不同，正所谓美人千面而皆
悦于目。而吾意思勉近作，墨
气扑面，意境迎人。乃由省而

悟，深参以证，并能时时回光
返照，师古法今，于过现自我
的对比中，不断扬弃，从局部
的成功中借鉴发展，而非全盘
否定过去、抹杀前修。画梅
花，素萼点缀，枝干玲珑，墨
色浅淡如银，笔法清爽剔透，
虬曲老干与数点梅花相映成
趣，协调至工。画水仙，竟如
月窟仙子，玉树临风；亦如苍
松傲立，神采飞挺。玉盏笑
靥，不独超然其形，幽雅芳馨
亦在其中。画兰草，纤叶厚
质，细而不弱，粗而有骨，非
描非画，而着意于大写，力追
汉代风骨、明清神韵，以中国
画法表达弘一大师的书法意
境。画鱼则不过三尾，整个鱼
身一笔出之，并使鱼鳍等身，
浓淡过度，恰适其宜，而其意
态安详，寂定徜徉，似睡非
睡。举凡范物模形，无不线条

流畅，构图涵雅，诚所谓大音
希声，大象无形。一柄曲荷，
似睹淋淋暮雨；一片落叶，如
闻瑟瑟秋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本无一物，有亦非有，空
非顽空。而思勉之画风禅韵，
空耶有耶？抑或亦空亦有耶？
殆因各人之心境得而思之。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孔子七十而欲假十年以学
《易》，以期免除大过。倘以频年
进趋，日新又新，则思勉之画境
道风，又何限量也哉！何况近又
亲炙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韩天
衡先生，并入室而执弟子礼，
雅教亲聆，恍然有悟。“冗繁削
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吾愿思勉其画，于禅观梦寐之
中，得其灵明颖悟，独领风
骚，渐趋化境。他日再睹，当
必天章云表，玉版新裁矣！

思勉其画思勉其画，，禅悦空灵禅悦空灵
■ 牛飞雁

登山
■ 赵崇稳

迂回下绕登峰巅，
折转上行坐云端。
正是拓荒必经处，
曾疑林密误判难。

■ 龚安明

鸣蝉

一个钟情于夏日的昆虫
如同一个痴心的汉子
那样迷恋夏日的美丽

热烈和赤诚
烈日当空 酷暑难耐时

毅然敞开心胸
与夏日热情相拥
直至被炎夏融化

以身殉情

也许是缘于一份感恩之情
它才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歌手

亮开自己的歌喉
尽其所能

为催生它的夏日
卖力地喝彩呐喊

歌唱一生

也许是经历了漫长的轮回和等待
心中积蓄了太多的梦想与憧憬

要在这个季节里
畅诉离情 出彩圆梦
所以才那样得意忘形

把自己的长歌
当作消夏之声

倾情放送

也许是早有自知之明
因为时日苦短
所以不舍昼夜

高声长鸣
借以渲染自己

轰轰烈烈的一生
免得秋凉时节

抱憾而终

春潮
■ 姜德清

鞭炮灿鸣，
天地相辉映；

举目望海感叹，
宝岛六十五冬。
改革春潮迅猛，
红旗尽展雄风；
今日华夏梦美，
何时陆岛一统。

古城游
■ 郭克武

穿街走巷游古城，
亭台楼阁明清风；
岸柳河桥醉游客，
只缘身在画图中。

小暑
■ 吴辰

快要出梅，这恼人的雨
终将落成忧伤的记忆
不再粘稠，不再潮湿

琐碎的生活，重新合成
亮丽的画卷

深深浅浅，点点滴滴
都是鲜活、明媚和快意

小暑，日子开始步入炙热
那些分辨不清的爱与诺言

就要被投去熔炼
闭上眼，你能想象

它们在熔化，镇定或是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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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毕业季
■ 宋莺

花开花落，人来人往，时光
荏苒，又是一年毕业季。同窗光
阴，弹指一挥，盛夏离歌，毕业
光年，寒窗一梦，似水流年！

当我们曾在毕业季交上人生
最后的答卷，才发现很多答案却
在多年后我们才彻悟；当我们曾
在毕业季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
口，才发现多年后我们还是会回
到原点，寻找自我！

“人生若只如初见”，感觉昨
天才初初相遇，今天就已转身天
涯；感觉昨天才年少如花，今天
就已近不惑！遂翻开那珍藏于岁
月深处发黄的毕业纪念册，曾经
的年少青春把它们装点得纯真美

好，“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
懵懂的誓言”，见证着曾拥有的
友情、爱情和师生情，不可复
制，不能重回，但“所有真心
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
然已没有他.”！很多同学都在毕
业留言中祝我能成为大作家，让
我继二十年后放弃高薪的工作，
重拾文学梦！而我中学的语文老
师在毕业留言上这样写到：“即
使岁月让你不再有纯纯的脸，但
一定要永远不失一颗纯纯的心！”

忆往事，惜流芳，易成伤！
毕业照上一张张青涩稚嫩的

笑脸，永远停留在那年
那月的那一天。

夏日阳光透过光阴的缝隙，洒落
一地的回忆，如一条金色的丝线
串起那些曾一起走过的闪亮的日
子，那飘逝的青春，美丽的疼
痛，灿烂的忧伤，痛苦的挣扎，
永恒的迷惘……如栀子花的清香
萦绕心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
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啊开，是
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那
些年少时的梦，“像朵永远不凋
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而
那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更是让我
永生难忘！

时光流转，时过境迁，青春
一去不复返，我们是再已回不去
了，曾经的母校都已搬迁，想残
忍地抹去那些曾在熟悉校园留

下的痕迹！那同桌的你，
还会记得一
张课桌上，

“ 三 八 线 ”
两头的打闹
吗？那闺密
的你，还会
记得雪地上

的欢笑，愚人节的疯狂，晚自习
操场上的那轮红月亮吗？那室友
的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寝室里一
起做火锅吃，又溜到舞厅共舞一
曲《吻别》，又挤在一张床上说着
知心话吗？那初恋的你，还会记得
那年的情书吗？还会惦记多愁善
感的我吗？还会为我的哭泣而担
心难过吗？那些当年的同窗，如
曾绽放在青春岁月的花儿，“已经
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他们都老
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我仍固
执地坚信他们仍在“我生命的某
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一直在
我身旁，从未走远”！

时隔多年，每年的同学会，
师生们都会争先传阅我保存完好
的毕业纪念册和毕业照，我们从
中又会逢见昔日的美好，感受到
昔日的温度！又是一年毕业季，
剧情不会落幕，青春不会散场，
我们不会老去，所有的情谊只是
换了个地方，换了种方式生长！
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跟往
事干杯，遥向着那年那月的青春
时光！


